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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渤海交汇之地，先后催
生了武术与落子两个宝贝。

沧州落子活脱脱沧州汉子的性
情，粗犷时鞭花挥动，跳跃腾挪间
竟蕴含着八极的架路和六合的招
式，一派豪迈气象；婉约则又现沧
州女子的酸相，扇面抖展时风摆杨
柳般柔软，婀娜娇媚，宛若送上一
汪秋波，让人回味久久。沧州落子
与井陉拉花、昌黎地秧歌并称“燕
赵三绝”。

落子，是从很远的年代一路传
过来的。传说，清初，有一伙顽匪
祸害百姓，金镖黄天霸受命为民除
恶。他采用智取的办法，命士兵扮
作卖艺人，手持鞭、棍，内藏武
器，且歌且舞，上山献艺，趁机取
出武器，杀死山大王，为民除了
害。后人为纪念他们，打起霸王
鞭，敲起竹板，久之便形成了落
子。《南皮文化志》载，其源始于清
初雍正年间南皮（原沧县）杨庄子
梅派。300多年生发繁衍，已成为运
河沿岸沧南两县乃至东光、吴桥、
泊头以及黄骅、海兴、盐山、孟村
等十多个县市民间必不可少的“群
乐子”。

少时爱静，不喜欢这蹦蹦跳跳
的玩意儿，任凭弟弟在学校落子队
霸王鞭舞得有模有样，也是不屑，
常常斥之为：杂耍儿，难登大雅之
堂。

谁想世事无常，造化弄人。后

来我竟成了乡里的文化干部，发掘
民间艺术成了“主业”。于是，跟倪
官屯村第五代传承人马树亭老先生
结缘，才对落子有了些许领悟。

说起落子，马老滔滔不绝如数
家珍。跑与落子组词，民间叫跑落
子，一个“跑”字，把落子生动、
鲜活、阳刚、热烈的秉性一字毕
现。落子对表演场地要求不高，决
定了这种土生土长的艺术形式生命
力的旺和普及度的宽。只要有开阔
的场地，都可以响家伙什撂地一场。

任何艺术形式都有其特别的意
境。落子由四人转台到群体舞蹈的
延展，重在活字，其常用的阵形有

“二龙吐须”“大圆圈”“剪子股”
“绕八字”“蛇蜕皮”“龙摆尾”等，
形态各异，但都能呈现出“圆”和

“螺旋”的核心样式，变换，无疑增
添了其魅力。

马老告诉我，跑落子的道具主
要是“鞭”“板”“扇”。“鞭”为男
性持有，“板”“扇”为女性掌握。
落子有文、武之分。文落子，当地
人也称“小风流儿”。表演时是把几
支民歌串起来边歌边舞，演唱的民
歌多达 30余首，最常用的是《放风
筝》《茉莉花》 等，加之“鞭”

“板”“扇”的穿插配合。有时，也
单独用“扇”表演，显得自然干
练，流畅大方，平添韵味。武落子
当地人也称“疯秧歌”。表演时只用

“鞭”和“板”，不用“扇”。它吸收

了民间武术和古典戏剧的一些表演
特色，所以表演得热烈壮观、欢快
豪爽，大有“持节云中千骑卷平
岗”的豪迈。

落子以欢快喜庆为主题，反映
辞旧迎新、庆祝丰收的喜悦心情，
以及男女爱情和普通人的生活。曾
多在逢年节时排演，时下已延伸到
婚丧嫁娶、盖房上梁、庆典开业都
要跑落子添喜气、壮门面，尤其年
节是落子活动的盛期，所以村里老
人常说：竹板不响，锣鼓不敲，不
扭扭秧歌，跑跑落子，哪有过年的
味儿？

“大酸梨”，一听这名字就有艺
术范儿，这是马老的师兄、著名民
间舞蹈家周树堂先生的“雅号”，得
益于他融合戏剧旦角独创的落子中
少女形象，有“三道弯”的身段特
色。头是歪的，歪得俏；腰是拧
的，拧得柔；腿是曲的，曲得绵。
让人看了忍俊不禁，生发出酸溜溜
香浓浓的感觉。

《放风筝》是周老根据同名河北
民歌创作的，着意突出“春”的意
境，在优美的旋律中, 一个俊俏的农
家少女，边歌边舞，婀娜多姿，将
一只美丽的“花蝴蝶”放上了天
空。她舞姿宛若彩云织天，又如仙
女下凡，有谁会相信这是个男子汉
装扮的少女呢?

《茉莉花》也是根据同名民歌创
作的舞蹈，在群舞的基础上，又穿
插一些戏剧的生动情节，如群舞中
很自然地让采花女们在田野小憩时
的相互嬉戏中出现戏剧性场面。《茉
莉花》中，周老吸收落子舞中上肢
动作的精华，去掉了老式的“踩寸
子”，这样表演起来更加自如，因而
舞步也更加妖娆多姿。他不局限

“踩寸子”时的平步、擦步、大跑
步，而是采用了更能表现新中国成
立后新女性形象的丰富多彩的舞
步。诸如蹬步、飘步、大拖步、踮
步等二十多种舞步，是他苦心学习
古典舞、芭蕾舞以及各民族舞蹈并
取其精华独具匠心的创新成果。

1982年早春，为准备《南皮县
文化志》 资料，去石门采访周老，
及至看到悬挂的遗像，方知先生刚
刚辞世，热心的周夫人见到家乡来
人便翻出珍藏的一摞摞相册、证
书，一边翻看一边讲解。

一个堂堂七尺男儿学花旦、青
衣行当本就不易，自成一家、名冠
天下，是一招一式里沾满了心血和
汗水的。有谁知，场屋、田间、地
头、树林都是他勤学的排练场；牛
棚里、月光下、病床上尽是他求索
的痴影。周老是为落子而生的，他
生命的曲曲折折里布满落子的音
符。宛如家乡的芦苇，看似弱不禁
风随风摇曳，但它有着“不择环境
而栖身、不惧风雨而挺立、不逐名
利而生长、不卖弄矫情而坚韧”的
风骨，挚友刘章先生晚年赠诗与
他：“一生常扮女儿家，留得心香

‘茉莉花’。魂魄悠悠何所系，风筝
飞舞海天涯。”

翻着那些惟妙惟肖的老照片，
总感觉周老其实和咱俗人无异，一
样的爱喝老酒，一样的喜品新茶，
一样的有该有的舞和远方，一样的
过着淡之极或灿之极的日子。当
然，日子是从来不缺少风雅的，只
因他存风雅之心，扎根在生活的泥
土里，故能开出风雅的花朵一串串。

接力是最好的传承。高中同学
孙兄是典型的“书呆子”＋“乐哥
子”，在学校时也爱拿捏着吼两嗓子

民歌小调，下学后曾为村官有年。
一次同学聚会听说，孙兄竟成了

“大酸梨”的继承人，一闲下来，白
天走村串乡传授落子舞蹈，时常站
在村里的坑边上，面对一池清凉吊
嗓子，任凭苇晃鸟飞，晚间便通宵
达旦整理落子词曲，近 10 万字的
《倪官屯落子》即将面世，不由人肃
然起敬，这呆子，真行。

说不清什么时候读懂落子的。
我在民间艺术里穿行，发现这舞蹈
和乡曲其实本身就是在乡亲们心
间飘飘揺摇长大的，乡亲们就像
家乡的黄土地一样实实在在。他
们把自己豁达开朗的性情翻晒在
家乡的场院里，晒上几百年乃至
更长，晒出了乡舞乡曲的绵长韵
味，每每年节十里八乡都会飘动
着浓浓的醇香呐。

一切艺术的美，根源于“俗”，
就好比根扎于泥土，才会长出绚烂
的花枝。落子是舞蹈与乡曲糅合的
晶体。“三月里来是清明，姐姐妹妹
去踏青，捎带着放风筝，捎带着放
风筝呀。姐姐妹妹回房去，梳洗打
扮真高兴，好一对女花容，好一对
女花容啊。姐姐穿的是葱心绿，小
妹妹穿的是石榴红，裙子系腰中，
裙子系腰中呐……”一曲 《放风
筝》，无论走到哪里，当这浸透了岁
月风雨的声音荡在心底时，总让游
子频频回望，有些时候，乡曲就成
了牵动乡愁的引线，是游子的寄
托，是魂！

那年春节期间，北京举办第
三届全国“龙潭杯”舞蹈大赛，
南 皮 代 表 沧 州 落 子 被 选 入 京 演
出，时任文化部长的沧州老乡王
蒙先生现场观看时，竟是满眼喜
悦，一脸泪水。

沧州落子沧州落子
张春景

读出三座楼的名字
南川楼、朗吟楼、清风楼
那里便有了一片竹林
王之涣、香涛帅、晓岚公
高适沿着渤海县的古名也走回故乡
竹林有大贤，都是沧州人

只需三根竹子
一夜之间，就长成三座塔
就长成三座山，那么灵秀
请你来，登上去——
不是岳阳楼、黄鹤楼、鹳雀楼
它们是南川、朗吟、清风

清风楼
最早发芽的，是清风楼
最早钻出运河岸的这根青竹
一定要长出十二个角檐
有了十二个属相，就都有了
四面八方就都能看到

归乡若从船上，行至沧州
要拐多少弯儿，水波甩了又甩
像戏台上青衣的水袖
那句唱腔才如鲢鱼弹出水面
想唱就唱吧，船工号子声还在
沧州落子的竹板声还在
清风楼的清风，还在——
一吹，就从西岸传到东岸
就吹开那卷《沧州志》
清风楼，你的根原来扎在晋代

晋代之前，运河走过沧州
顺势生出优美的弧线
像打开的扇面，清风楼成了
固定起伏波涛的扇钉
大运河在沧州散过，决堤过
没有了清风楼，运河水的波涛
那些长发，是凌乱的

像一根竹子，每一节有十二个叶片
清风楼，没有吹遍世间万物前
先吹干净了自己

南川楼
我不能拔掉这根竹子
长芦盐运司辖地，连坛中之物
都是咸的，是风，顺着运河
从东往南吹，就有了海的咸腥
南川楼站在这里，多像一颗巨齿
是蓝鲸的，也是那匹好马的

咬住沧州地界，不要松口

多少船只都要上岸，上岸后
就要来这里报到，带上运河的水
带上渤海湾的味道，南川楼
你是“川”字的一撇——
拐角处叫盐运司，波涛经过
先整理一下衣服，验证后再南行

多好的地界啊，弯曲的运河
像一张弓背，南川楼是弓上的竹箭
将千年历史，农家菜园，暮秋的烟波
射出去？箭在弦上，留着吧
南川楼太美，只宜收藏

我不能拔下这根竹子，不能
那么青的竹子，重新钻出运河岸
2021年，在春风里再度复活
它一定听到了什么，比如

“民族自信，文化自信！”
你来打卡，做最美的签名

朗吟楼
三根竹子，从南向北排列
隔着南川楼千尺，隔着清风楼千尺
你脚下，就是大运河

不管风往南吹，还是往北行
必定穿过你，穿过运河
你有绿叶千片，都化作诗文
被那些文人骚客过滤过了
这些上岸的鱼，来自天南地北
他们的吟哦，至今还在
风一吹，就顺着白杨树流下来
流进运河，化作缕缕清波

你是一棵树，树上坐着的神仙
是斩蛟后飞到沧州的吕洞宾
我叫吕游，也想沾沾本家仙气儿
站上朗吟楼，不仅吟唱流水
也要呼唤水里的星月，远去的行船
——“朗吟原是吾家楼”……

我家的朗吟楼，连着岳阳阁
连着运河水、江南，连着传说
现在，都复活了，在沧州
撇块小石子入水，朗吟楼就笑了
一颤一颤的，化作无数根竹子

我家的，就是你家的，就是
大家的，朗吟楼长高后
运河岸的凉风被请到高处
目之所及，都是爽心的风景

三三楼记楼记
吕 游

明朝正德六年（1511年），一座巨大的石
佛横躺在一艘大船上，抵达九宣闸时，引来开
闸人及众多纤夫，还有周边居民的观瞻。很
快，人们得知，这石佛是奉朝廷之命，从河南
洛阳建造而来，运往青县王召庄。人群中，或
啧啧称奇，或直抒慨叹。人们赞叹之余，也有
好奇，这石佛为何运往王召庄呢？人们的好奇
还没有得到解答，无奈九宣闸已开，水势浩
大，大船载着石佛一路南下。

据传，石佛是皇帝给九门提督王迪设立
的。王迪是青县王召庄王氏家族的二世祖。王
迪在北京官居要职，做九门提督。九门提督是
何官职呢？清代李雨堂小说《狄青初传》写北
宋名将狄青征西，单刀独骑，至番寨前喝阵：

“吾乃大宋天子驾前，官居九门提督，狄青是
也！”现代著名作家老舍先生在小说《新时代
的旧悲剧》里说：“公安局长差不多就是原先
的九门提督正堂。”在明朝，有九门提督这个
位置，但没有这个官衔。不管怎样，王迪当年
位置很高。朝廷能为一个官员设立佛像，必是
为国家作出了巨大贡献者。很显然，王迪的事
迹非同一般，否则，巨大的石佛也不会从洛阳
出发，跨越迢迢山水，从大运河运往青县。

关于石佛与王迪的故事，有不同的说法。
在王召庄盛传这样的故事。

王迪在京做官期间，站在王岳一派。王岳
为司礼监掌印太监，是当时的忠臣，为人处世
讲究忠诚、正直、公道、正义。当时还有一派
邪恶奸臣，以刘瑾为首。于是，王岳一派和刘
瑾一派进行了殊死搏斗。可惜当时在位的皇帝
朱厚照昏庸无能，轻信刘瑾谗言，受刘瑾教
唆，遂革去王岳职位。刘瑾一派中的人夺得司
礼监职位。

在明代，司礼监掌有重权，朝廷内阁形成
的文书及皇帝的批文奏折需司礼监批阅及整
理，如果皇帝不认真，司礼监则有机可乘，掌
印太监就可以篡改内容或假传圣旨。王岳是刘
瑾的政敌。很快，王岳被刘瑾杀害。王迪是王
岳一派，自始至终坚守正义，不屈服不妥协，
自然也被一同杀害。据传，王迪被杀前，刘瑾
一派曾派人以重金利诱，王迪却未低头屈膝妥
协，反而高昂头颅，厉声呵斥奸臣小人。王迪
对正义的倔强彻底激怒敌人，也因此被惨烈杀
害——被敌人砍断头颅，葬于乱坟岗，且不见
头颅。

明正德五年（1510年），新帝即位。新帝
年轻有为，正直善良，爱民如伤。在新帝的治
理下，刘瑾这个祸国殃民的奸臣及下属一派得
到应有的处治。据传，刘瑾在正德五年被处以
凌迟刑罚，人们争相肉食，以解心头之恨。同
时，曾经那些忠诚、正直的忠臣也得到平反昭
雪，让活者官复原职，为逝者重修坟地、祭祀
纪念，已逝忠臣中有突出贡献者，则为其家乡
建寺庙、立佛像。王迪死后能得到中央朝廷建
寺庙、立佛像的待遇，足见王迪生前的突出贡
献及地位。

岁月更迭，河水悠悠。因年代久远及历史
原因，石佛寺早已被毁，石佛也不知去向，王
召庄的族谱也于上世纪 60年代被焚毁。但千
年运河还在，运河旁边就一直演绎石佛与九门
提督王迪的传说。因为，参天之树必有其根，
怀山之水必有其源；也因为，九门提督王迪的
正义、正直值得为世人传颂。

沿大运河行走，犹如一扇扇
窗子衍生出的图景，会让人的心
境渐次明朗起来。倏然间，将记
忆挂在大运河东光段这一飘带形
状的桅杆上。一个古老而又年轻
的码头遗迹，承载着一段卷帙浩
繁的历史。

老家远离县城，离大运河更
远。运河上的桥，运河里的鱼
虾，运河两岸的景，久居运河边
的孩子才意会它的魅力。直到去
了高中同学的家，才头一次见运
河。正值盛夏，沿途的池塘开满
了荷花，一团一簇，风姿绰约。
一座木桥上，一群孩子打着号儿
往下跳，跟下饺子一样，本就湍
急的河水被他们砸出朵朵硕大的
浪花。看得我这个旱鸭子直发
呆。

把时光拉回，孩子们跳水的
地方，就是唐宋以来几度繁华的
码头。运河东西两岸都有码头
村，可想而知当年“舟楫击水扬
波，楼船倒映流水”的场景。假
设码头就是那个原点，那个中
心，我曾将这个原点当作一个支
点，大运河南北双向的延伸就成
了一个撬杠，一架天平，平衡两

边的是居多的文化元素和讳莫如
深的家乡情怀。

从原点往南一公里，是宋代
沉船遗址。1998年６月，运河水
枯竭期来临时，沉船无意显露出
真容。我亲眼所见，成摞的青瓷
大碗被提取出来，旁边的泥土还
留有清晰可见的绳纹。随之而来
的是沉船的一角，几近朽木的船
帮、舱底以及一些多个窑口的瓷
器、红陶擂钵、金代铁权、元代
铜权、骨刷柄、铁钩、铁刀等遗
物“浮出”水面。

一直往南就到了连镇，“商
贾云集、八方通衢”的古镇，天
平军北伐名将林凤祥被俘之地。
所谓商贾，便是晋商，是连镇经
济的中流砥柱。清代中叶，连镇
已成为东光、吴桥、阜城、交河
等七县的粮棉油集散中心。老人
们回忆说：“当年小镇上长住人
口有两万人，光从事装卸运输的
就有近三千。”

世界文化遗产点谢家坝，也
在连镇。当年，谢氏兄弟的义举
将一匹桀骜不驯的“野马”驯服
得温柔体贴，多年的决口水患得
到了彻底解决。这种夯筑技术成

为治理水患的有效方法。如今谢
家坝已是一处很有名的旅游点，
学者、艺术家都将目光投向这
里。在谢家坝旁建的大运河谢家
坝水工智慧博物馆，把大运河上
的坝都集中到了这里，让人看了
醍醐灌顶。

折返回原点，再往北 5 公
里，有一个叫油坊口的小村庄。
河边矗立着迷踪拳创始人霍元甲
的雕像，再现了当年这位爱国武
术家的威武。不远处，是一个渡
口，人称霞光渡口，一条小船、
一柄木浆，渡过去，再渡回来，
人们就是为了体现坐轮渡的感
觉。坐在轮渡上，与文史爱好者
刘连清谈论东光古城，是一件惬
意的事情。

同行者刘连清说：“乾隆
时，坐落在堡子村的御河行宫，
给码头北增色不少。”

我说：“你给原点找到了平
衡点，这个平衡点很真实，《东
光县志》里有明显记载。”

刘连清说：“其实两边都是
均衡的，哪一个都有一些来由，
都有它的厚重。比如你说的原
点，就在码头村，有一个十人左

右规模的诗社，汇芳园诗社，大
清时期……”

我打断了他的话，“我考证
过这个诗社，确实在大清时期活
跃着这么一个民间组织，比起后
来的这诗社那诗社要早多了，我
写过有关汇芳园诗社的考证，发
表在《沧州文化研究》上。”

刘连清看着我的眼睛，说：
“东光县城这个原点更有魅力。
宋代就有了铁佛寺、二郎岗、碧
霞祠。”

一个原点支撑起一座古城。
“三彩灯明寺”“纸箱机械生产基
地”“万亩氧生园”都是顶着桂
冠的古城新生力量。

庚子冬，县一中教师朱世博
率领三位老师与43名学生，对大
运河东光段进行了一次全方位考
察，以大运河为主体，融入诸多
文化元素，创作出达 36.98米的
儿童画长卷《百里运河图》，暗
合了大运河东光段 36.98公里的
繁华。

大运河默默地散发着青春的
气息和光华，它的干涸，它的滚
滚流淌，任何形式都会赋予某种
历史意义。东光这段有史记载的
九曲十八弯，是南运河上最美的
一段，我在诗行里给它定义为

“飘带”。是的，大运河这条飘带
呈现出的九曲十八弯，每个褶皱
里都满含着文化的元素和两岸人
民欣喜的泪。

石石佛与九门提督佛与九门提督
高火花

围围着原点读运河着原点读运河
金培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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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蓬（工笔画） 刘树允 作


